
� � 《公益时报》：
现实操作中 ，你

觉得社会公众对公
益慈善的认知程度
如何？

王慧： 我觉得目前国内公众
对于公益慈善的认知还处于一个
比较初级的阶段，相比之下，发达
国家在这方面的认知已经比较成
熟。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世界 500
强的企业客户， 这家企业的一位
高管跟我说：“如果跟我们合作的
公益机构在谈及捐赠合作时，不
提 10%管理费的支出， 我都不敢
把善款交给他们去打理。 因为无
论做什么善事， 你一定是要有成
本的。 你只有请到了有水平的专
业人士去做这件事， 我才敢相信
我那 90%的钱是花到了实处。 可
如果你不提这 10%的管理费，我
反倒心惊胆战。 ”

我觉得这种看法和观点才
是比较成熟的认知。 可是我们有
不少社会公众就会认为：“既然
是‘善款’，那就要全部投入做公

益慈善， 你怎么还能提管理费
呢？ ”公益慈善组织是以开展公
益慈善活动为本职，但并不代表
他们不食人间烟火。 这一点需要
理性的分开。 包括公益慈善组织
聘请法务、审计等第三方采购服
务，好像也有人认为花钱越少越
好，不花钱最好———那你怎么可
能对应到有价值的服务呢？

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
书的时候就知道：盖茨基金会、福
特基金会等这些知名慈善机构，
经常都能够聘请到常青藤学校毕
业的学生。这说明一点：只有薪资
待遇在一个相对匹配的程度，才
能找到合适的人才， 否则你就会
始终处在一种低水平的运作状
态，而低水平势必意味着低效。

从捐赠人角度而言，他们应
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往
往捐赠人自己并不清楚，我们的
公众更不了解。 所以这些年我国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步的同时，
公众的启蒙和认知也是非常值
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但同时也会

是一条比较漫长的道路。
2014年， 嫣然受到周晓赟的

质疑，社会舆论非常强烈。 那阵子
李亚鹏一度是想打名誉侵权官司
的，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集
中整理网友们就此事的各种评论。
我觉得这些评论确实给李亚鹏造
成了很大的情感上的伤害。看了这
些评论之后，我对相当一部分公众
确实比较失望，有些网友语言之激
烈和暴力程度让人吃惊。这既体现
出很多国人在公益慈善方面认知
的匮乏和肤浅，也体现出老子所云
‘多者不善’，人性深处总有一种见
不得你好、巴不得你不好的“暗”。

而对于公益组织来说， 越是
碰到这种突发的问题， 我以为越
应该奉行老子的一句话“修之身，
其德乃真。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
家机构， 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应
该用作修炼内功。 对于公益组织
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何将你的项
目打造得尽善尽美， 如何给你的
捐赠人提供最佳服务、 提供最详
实的捐赠人报告， 以及如何通过

你这家公益组织建立起影响力
等。 如果公益领域的所有机构都
将着眼点置于修炼内功， 我相信
在看似蹒跚漫长的道路中点滴付
出、 扎实推进， 最终必将赢得成
功。这种成功一定如同“老牛流口
水一般”，一点一滴地流芳百世。

《公益时报》：那你觉得社会
公众公益慈善的意识唤醒和正
向认知，谁才是合适的推手？

王慧：我认为这种推手还是
应该由那些有业界名望、有社会
影响，而且对慈善公益有相对比
较成熟认知的人士来担当。 鉴于
他们在各自行业和领域的号召
力和感染力， 慢慢地推动和引
领，一定会有积极效果。

《公益时报》：你曾经为国外慈
善机构提供过法律服务。与国内公
益慈善机构相比，整体印象如何？

王慧：就捐赠文案的草拟和呈
现来说，咱们国内和国外不是一个
量级。他们的捐赠人报告做得太棒
了!特别的详实，诸如时间、地点、金
额大小、构成人员、每一笔资金的

进出等，但凡能想到的细节人家都
体现了，这可能也跟他们的捐赠企
业都是诸如耐克这样的世界级大
企业要求本身就高有关。

再一个，国外的基金会工作程
序性非常强，逐级申报审批都有一
个很清晰的流程;每一个项目的可
操作与否，其论证也非常严谨。 我
特别希望将来国内和国外的基金
会有一定的交流和融合，从而促进
国内基金会更大的发展。

当然， 这又会再一次提到捐
赠人的问题。 目前国内捐赠人的
认知和意识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
不小， 甚至有些捐赠人的目的不
够纯粹， 不排除还会有其他一些

“想法”， 这也导致中国基金会发
展面临被动和困境。 所以我说任
何一个社会的文明度提升， 一定
是整体的行为， 而非哪个因素的
单纯努力，是取决于中国社会、民
众、 企业等诸多因素对公益慈善
的理解和认知， 在相互促进和激
荡中前进， 是整个社会慈善文化
相对成熟后方能实现的愿景。

■ 本报记者 文梅王慧：律师是游走在冷和热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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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基金
会法律顾问、北京纵横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王慧正式约采之前，
《公益时报》 记者曾与她在电话
中有过几次简单交流。 那时仅凭
声音判断，王慧应该和影视剧中
所有女律师的形象一样：价格不
菲的职业套装， 精致细腻的妆
容，还有举手投足间时而流露出
的老辣干练和杀伐果断。

然而， 真正与王慧面对面，
她清秀内敛中透出的几分文弱
还是让《公益时报》记者有些意
外。 她以素颜示人，齐耳的短发
亦未精心打理，身着淡灰色的针
织圆领短袖衫———完全不是人
们固有印象中的女律师形象。 也
许是不少人初见她时都表达过
这种相同的感觉，她笑着对记者
说：“你可别被我的外表骗了! 我
一点也不‘文弱’! ”

王慧是北京人，但说话并没
有那么典型的儿化音。 采访话入
正题之后，她开始逐渐释放“北
京大妞”的性格特质：说话语速
快，嗓门偏大，情绪激动时还夹
杂着各种手势比划。

王慧说自己对语言表达有
着 天 然 的 驾 驭 能 力 和 亲 近
感———高中时她曾获得全国青
年演讲大赛第一名; 大学时代表
北大参加过全国大专辩论赛 ;后
来还在央视做过几届全国大专
辩论赛的评委。 就教育背景来
说，她的求学经历也让不少人羡
慕：读完了北京大学法学的学士
和硕士之后，王慧还曾远赴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

让王慧刻骨铭心的是入职
第一天的经历。“那天我在办公
室叠了一整天的白花，当时所里
的一位女律师意外被害，我和律
所的同事给她准备追悼会，我负
责叠悼念用的白花。 ”

王慧这位女同事被杀害时
刚三十出头。
一名专业律

师在最美的年华猝然离去，这让
王慧第一次觉得，“律师”这个职
业远比她最初想象的要复杂艰
难得多。

“那次追悼会，很多律师同
仁都流着泪写了感情真挚的悼
词，场面特别的感人。 我始终觉
得，在我律师生涯第一天留下的
这个烙印，对我整个职业生涯是
一种预示，就是律师这个职业它
是游走于热和冷之间的。 ”

从业近二十年来，王慧的业务
领域主要集中于民商事诉讼、仲裁
和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服务。她曾为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
下简称“儿慈会”）担任法律顾问 5
年， 目前还担任着多家公益机构
的法律顾问， 包括由知名艺人李
亚鹏和王菲共同创建的嫣然天使
基金（以下简称“嫣然”）的基础上
于 2016年 7月创办的北京嫣然天
使儿童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
金会、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等知名机构。

2012 年 12 月，“儿慈会”因
2011 年财务报表中出现小数点
错误，引发舆论质疑。 王慧以基
金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此
事的处理。 时隔 7 年再度回首，
王慧觉得这件事其实从坏事最
终变成了好事。

“‘小数点事件’让儿慈会从
中看到了机构未来发展过程中
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应该
调整的，什么是应该改变的。 此
后这些年来，儿慈会在基金会理
事长王林的带领下，以此为契机
重新出发， 反倒实现了不破不
立。 ”王慧说。

2018 年，李亚鹏接受采访时
说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个公众
质疑你一个机构， 我要审计你，
这件事情没有错。 ”

2014 年 1 月，周晓赟在其微
博发布了对嫣然财务信息的若
干质疑，王慧作为嫣然的律师全
程参与。 她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这件事在当时对嫣然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此事发生后
的小半年时间里，嫣然的募款额
极少，原本有过合作的一些海外
机构也觉得嫣然是个有问题的
基金会，不敢再继续捐赠。

王慧对当年那一幕至今记
忆犹新。“当时那种情形确实令
人遗憾， 好在最后民政部给出
的结论是‘经调查，无被举报问
题’，还了嫣然一个清白。 这场
舆论风波过后， 李亚鹏感慨万
分地跟我说：‘王慧啊， 我演了
这么多戏， 都没有我这一年更
具戏剧性啊。 ’”

王慧表示， 经过此前的风
波， 嫣然对旗下公益项目的运
作流程更加严谨规范， 无论遇
到任何法律事务， 都会经过她
的再三确证和最终签批， 才会
予以执行。

“古人讲‘德乃心大’。 任何
时候， 一个人有难或陷入困境
时，如果能够站在一个更大的格
局和视角去对待是很不容易的。
从这个角度讲，我对李亚鹏先生
还是很有敬意的。 ”

在王慧看来，无论是当年儿
慈会的“小数点事件”还是嫣然
的财务风波，都成了他们得以在
波折磕绊中重新崛起的奠基石，
且最终实现了“凤凰涅槃”。

王慧从不迷信所谓“权威”的
职场观点， 她希望新近加入的律
师同仁能够拓宽思维，向法律“通
才”的方向发展创新，而不是一味
地在某一领域“死磕”。她认为，在
法律事务处理的过程中， 真正决
定胜败、最后的临门一脚，往往不
是单凭简单的法律知识所能驾驭
和处置， 靠的是律师对社会认知
的深刻度、对整体情势的判断力，
即如何运用综合的法律思维将各
方利益关系予以平衡。

为诸多公益组织提供法律服
务的这些年， 王慧感到最富挑战
的还是如何站在律师的角度，对

慈善机构所涉的各类合同予以设
计完善， 保证其不会触碰法律红
线，在实现一些突破的同时，确保
其安全运营。 比如说，有些企业对
特定类型的基金会进行捐赠，其
实质是想采购服务， 这对于基金
会运作的合法、 合规性可能就会
带来一些问题。这种情况下，给予
基金会什么样的建议， 合同上做
什么样的变通， 都是律师需要斟
酌细思的。 对于一些涉及产品的
公益项目， 王慧会依据是否为持
续性产品以及产品是否可界定为
公益产品而建议公益机构区别划
分明确的路径。

“目前的法律环境对于基金
会从事一些公益创新是有一些
不确定以及模糊性的;与此同时，
当下的社会环境又实实在在存

在相当一些捐赠人总对捐款有
附加目的或诉求。 如果基金会每
拿来一个项目报审，作为律师你
都是对照法律一味摇头说‘不
行、不行’!那基金会也该哭了。因
为他们没法干了。 ”王慧笑言。

“我一直非常欣赏日本法学
家西原春夫在阐述《刑法的脸》
的一段演讲辞，大意是：‘作为一
名裁判者，当你通过最审慎地研
究，对嫌疑人报以最大的体谅而
仍不得不对他做出死刑判决，这
一过程中，你应该泪流满面。 ’这
段演讲词深入我心。 我觉得作为
一名法律人，时刻需要以最冷静
的思维去处理案件，最审慎的角
度去运用法律， 而在此过程中，
永远不要失去你热忱的心。 ”结
束采访时，王慧这样说。

对 话


